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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父母艰难上访路





【明慧网】在锦州监狱，人们看到这样一幕：在会见大厅，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会见完儿子后，心痛伏地痛哭：“我的儿呀，我的儿呀！心疼死妈了！”同样的一幕发生在北京信访办的大厅，这位老人在上访材料被截访人员抢走后，号啕大哭。是什么样的冤情，让这两位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这样悲伤地痛哭呢？


几年来，在朝阳、在沈阳、在北京的各个政府部门都留下这两位老人蹒跚的身影，他们历经磨难，受尽恐吓与威胁、四处奔波，甚至被投入拘留所……


陆风珍，女，今年七十六岁，家住辽宁省建平县铁南街，老伴今年八十三岁，从二零零四年开始，两位古稀老人不断向当地公检法和中央司法机关上访，为自己的儿子申冤。十多年来，老人跑遍了朝阳市、辽宁省、中央的公检法等机关，邮寄了二百多封上访信，换来的却是嘲笑、恐吓、拒之门外、甚至因为上访，被关进拘留所，吃尽了苦，但老人没有一丝退缩，她坚定地说，只要儿子一天不平反，她就一直告下去，决不妥协！


陆风珍的儿子叫赵宏莉，今年四十八岁，虽然年纪不大，却命运坎坷，从一九九四年开始，连续被诬判三次，累计刑期达二十四年之久，至今已被监禁二十一年了。第一次被冤判十年，第二次被冤判八年，第三次被冤判六年，三次冤判，有着不同的故事，赵宏莉的大好青春都在监狱里度过了。


如今，赵宏莉的孩子已经十六岁了，却几乎没有得到过父爱。这巨大的冤情，沉重地打击了这个原本幸福快乐的家庭，亲人们整日以泪洗面，赵宏莉在监狱里受尽折磨，始终不屈服，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两位古稀老人本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却背井离乡，踏上异常艰难的上访之路，以至家徒四壁，满目疮痍。一个完整的家就这样被无情地摧毁了。


一、第一次冤判：儿子被人构陷成“盗窃犯”


一九九四年一月，建平公安机关以“盗窃罪”抓捕赵宏莉。


那时的赵宏莉是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他曾经和张某、藏某一起做生意，二人叫赵宏莉去乡下收买文物，赵宏莉发现他们是骗子以后，就不想和他们干了，赵宏莉打算要回自己的两万块钱，藏某说钱挂在自家屋墙上，让赵宏莉自己去取。在赵宏莉去取钱的时候却被藏某报了案，最后以盗窃罪一审被冤判六年，家人不服上诉，被告知，上诉就重判。结果二审真的被加刑，改判十年徒刑。法律明文规定上诉不加刑。


陆风珍老人在北京上访的过程中，她的遭遇引起北京政法大学一位正义人士的同情，打电话给朝阳市检察院的一部门负责人，被告知：“此案你千万别插手，错综复杂，黑幕太多，我是负责人，我都没看到过这个案子的卷宗……”而这个案子至今没有副卷。


二、第二次冤判：做真、善、忍的好人 反被诬陷入狱


赵宏莉小时候被医院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家境原因没有钱做手术。父母常常为他的病忧心。在被第一次冤判后，不幸中的万幸，赵宏莉在狱中开始修炼法轮功，结果心脏病不治而愈，他们全家都惊喜的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与美好。


二零零四年，赵宏莉被辽宁朝阳市双塔区法院以所谓印制法轮功宣传品为由，非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被送往盘锦监狱。


朝阳双塔区法院弄虚作假


赵宏莉是在朋友家串门时被抓的，从他被抓、被拘留、批捕、起诉、判刑，没有任何执法部门通知当事人赵宏莉的家属，甚至当赵宏莉被送进监狱，家属都不知道。


双塔区法院判决书上称，此案经举证、质证……然而，法院开庭时没有一个证人到场，也没有一份证据能证明当事人赵宏莉被强加的罪名。举证、质证从何谈起？在法庭上，赵宏莉再三要求公诉人出示证据，却被审判长制止，不许赵宏莉陈述，也不许赵宏莉请律师。


朝阳双塔区法院一审判决后，又冒充中级法院做出二审裁定，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法律规定。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案子两个法院、两个罪名，一审的罪名是“破坏法律实施”，二审的罪名是“盗窃罪”。简直把法律当成儿戏。


赵宏莉在监狱遭受酷刑折磨


1、野蛮灌食


赵宏莉被非法关押在盘锦监狱第八中队。由于此案极冤，于是赵宏莉在狱中写申诉材料，他希望自己能得到平反。可他万没想到，狱警说：“你的申诉是无理申诉。”赵宏莉要求拿回自己的材料，狱警说材料没了，找不到了。赵宏莉感到连一个公民的申诉权利都没有，于是开始绝食抗议，监狱第五监区的高姓大夫给他强制灌食。他们将赵宏莉双手固定在床的两侧，两脚锁住，将管插入鼻孔内灌食。这是一种极痛苦的刑罚。


被灌食后，赵宏莉不能站立行走，说话没力气，瘦的皮包骨（只剩下六十斤），灌啥吐啥，只剩一口气，此时的赵宏莉只能靠点滴维持生命，高大夫说打点滴都相当困难了，绝大部份血管都扎不进去针。


谁看了都说，如没有奇迹，这人绝对活不了。老人问儿子身体情况，大夫却说一切正常，没啥毛病。老人要求看检查报告，高大夫说，你不能看，必须有领导批准。老人悄悄问儿子，去医院检查了吗？赵宏莉说，他们只给他抽了血，根本没做全面检查。赵宏莉小时候有先天性心脏病，又绝食六个多月，一旦复发，就会心肌梗塞，衰竭而死，抢救都来不及。监狱和医院根本不管他的死活，纯粹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


因为害怕听到儿子死亡的消息，老人把女儿的电话留给了监狱。痛哭着从监狱回到家，远走他乡。这一次去监狱，看到儿子还活着，两位老人喜极而泣，由衷的说是法轮大法把濒临死亡的儿子救了回来。


2、上“死人床”


后来赵宏莉被转到沈阳监狱，在这期间，赵宏莉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被上“死人床”，遭受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中国法律规定：没有肉刑，犯人的身体也是不可侵犯的，在中国监狱里，对法轮功学员可以随意用刑，警察可以指使犯人肆意殴打法轮功学员，打的越狠的，反而会得到减刑等“优待”。


三、第三次冤判：再次被诬陷，蒙冤入狱


二零一三年九月七日晚，五、六个公安便衣闯入赵宏莉家，用脚踢开门，一拥而上，将赵宏莉打倒在地，拳打脚踢，当时脸就被打的面目皆非，厉声惨叫，吓得十一岁的女儿哇哇大哭。建平县国保大队队长姜杰嚣张地喊：“打、打，法轮功打死不偿命。”赵宏莉的妻子冲进屋内大喊：“你们这是干什么？简直是土匪。”警察这才住手。警察把赵宏莉拖到门外扔到土坡上，赵宏莉又一次厉声惨叫。警察把他家翻了个遍，赵宏莉衣兜里的二千元钱被抢走。后赵宏莉被送到看守所时，脸上及身上的伤让人震惊，看守所的高所长问：“谁把你打成这样？”赵宏莉看着绑架他来的警察说：“你问他们。”


九月二十二日，以赵宏莉用手机传播法轮功信息为由，对赵宏莉非法批捕。后来，赵宏莉家属又找到国保队长姜杰要求放人。姜杰说：“你们家要是到处告，我就叫你儿子后半生生不如死，你告到哪，都是我说了算。”


家人请律师去会见赵宏莉，律师受尽刁难，看守所让去公安局，公安局又让去朝阳公安局，后来又说需经省公安厅批准。几经周折，律师才见到赵宏莉。


法院庭审前，审判长李岩对律师郭莲辉说：“你要是在法庭上提赵宏莉被打的事，我就剥夺你的辩护权。”郭律师气得直哆嗦。为了能够辩护，没办法只好妥协。


法院在判决书上，把发彩信的数量从十个改成七十七个；光盘三十四张写成三十七张；把警察抓人时间改写成下午二点五十五分，其用意何在？律师指出“用电子证据代替法定鉴定，违反我国司法部第九十五、九十六号令，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决定。”然而审判长李岩非要把这些写进判决书作为证据，弄虚作假，证据可以随意涂改，执法者违反法律和职业道德，用如此卑鄙的手段诬陷赵宏莉。在公检法的相互勾结下，赵宏莉再被非法判刑六年。


四、白发父母艰难上访之路


家人要代赵宏莉申诉，却拿不到裁定书。几经周折，家人才打听到赵宏莉被非法关押到锦州监狱，家人去了三次，才让见赵宏莉，可是老人几乎认不出来自己的儿子，因为赵宏莉在监狱被打的脸部肿胀，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老人问儿子咋弄的，赵宏莉说：“妈，你别问了，这不是人待的地方。”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老母亲心痛得伏地痛哭……


家人要赵宏莉手中的裁定书，监狱拒绝给。无奈之下，赵宏莉的老母亲去了两次最高法院，要求立案，被拒绝受理。老母亲不甘心，又四次进北京上访，两次被朝阳市驻京纠察队抓回。给各个相关部门写了上百封信，都如石沉大海。没有裁定书家属无法申诉，于是在中央司法部、辽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这些部门来回奔走请求，最后锦州监狱狱政科于二零一五年二月给复印了一份朝阳中法的裁定书，令老人震惊的是这份裁定书的罪名是“盗窃罪”，和一审的罪名完全不同，家属为了这个诬陷的裁定书足足跑了十个月的时间。


家属的申诉请求被受理后，二零一六年三月，辽宁省高级法院驳回了赵宏莉的申诉，认定原审判决“正确”。面对这个结果，赵宏莉和家人无法接受，明明是冤案，原审中那么多明显的违法之处，省高法却视而不见，根本没有进行调查就匆匆驳回申诉。


偌大的中国，哪里有老百姓说理的地方？但是赵宏莉的父母深知儿子从一九九四年开始，就一直蒙冤，前后共二十四年，人的一生有几个二十四年啊？为了给儿子伸冤，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风餐露宿，尝尽世态炎凉，心都在滴血。但是老人无比坚强，这次他们没有流泪，他们要等到儿子平反的那一天。


二零一五年，赵宏莉辗转从狱中捎出一封信，他说：“……无论遭受怎样的酷刑折磨，决不“转化”，内心只有两个字：坚定。我一定会坚持到天亮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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